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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开天辟地  盘古挥舞利斧
        说东道西  荷马操练神笔

盘古挥舞一把神奇的利斧，把混沌一片的天和地给劈开

了。“共工怒触不周山”，从此中国的地形西高乐低。荷马

操起神奇的巨笔，人类地理学便开始有了东方和西方的概

念。希罗多德则认为，地球是一个椭圆的平面。

远古时代，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发展，却不知地是怎么形成的，只好根
据自己的想象去加以猜测。
比如天和地的形成，古老的中国就有一个美丽的神话，说的是盘古挥动
一把神奇的斧头，把混沌一片的天和地给劈开了，比较轻的物质往上升，就
成了天，而那些重的物质升不上去了，便往下降，降得很厚很厚，从而成了
地。
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说的是盘古活了很大的岁数，有一天终于要死了，
临死之前，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正当盘古自言自语的时候，忽然从自己的嘴里吐出了一大团一大团的雾
气，这些雾气迅速地升到天上去了，变成了风和云。雾气吐完了以后，盘古
就死了。
盘古死后，左眼球忽然在中午时分，变成了火红色，并迅速喷射到天上，
成了太阳；到了晚上，右眼球也变得白花花的，也迅速地喷射到天上，成了
月亮；血液从身体里喷涌而出，且一泻千里，成了日夜流淌着的江河；手脚
和身躯也迅速蔓延开来，形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名山。
从上面的两个神话传说，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的初民们已经知道了天和
地是分开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地上有山川，周围有风云。这是古
老中国的地理意识。
同时，关于中国的地形特征——西高东低，有一个同样美丽的神话，为
其作了注释：这就是“共工怒触不周山”。
传说古代一位英雄叫做共工，由于同另外一位英雄，叫做颛顼的，两个
争着当帝，共工为了显示自己强大实力，一怒之下，一头撞倒了支撑天地的
天柱之一——不周山，也就是现在的昆仑山。从而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
南”的后果，使得中国的西北地区多高山峻岭，东南地区多平原沃野。也使
得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滔滔江河滚滚东流。
而“地理”作为一个专门名词的出现，则最早见于《易经》这本书里，
有这么一句话，“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东汉时期的王充对这一
句话的解释是：“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唐朝的孔颖达则认为：“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
后人对“观法于地”的解释是，是指对地表上广为存在的山川水泽的观察和
研究，这一点，同古代希腊“地理”一词只是描写地的意思，是有着明显不
同的。
当然，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天文、地理等现象的
观察活动也不断地深入，开始试图解释和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比如，中国的春秋末年，有一本书，叫做《考工记》，就这样描述了地
理现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涂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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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就是说，普天之下的地理形势，两座大山之间，必有一条河流，一条大河
的上面，肯定有一座桥，这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山脉与河流分布上的关系，
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人们还认识到，海洋和陆地的变化，是无穷无尽，也是无始无终的，所
谓的“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又比如，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大地，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天地圆丘，日
地圜宫，月地斜曲，山地险径，川地广平，云地高林，气地下湿，就是指人
们在野外了望四周，看到周围天与地接，而中间似乎隆起，像是圆丘，就叫
做“天地”。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又到了东汉的初期。黄河几乎连年泛滥，
水患成灾。
常言说“乱世出英雄”。当时有个好汉名叫王景的，他就以善于治水而
闻名于世。汉明帝闻听了他的大名，便召见了他，与他共同商议如何从修治
汴渠入手来治理黄河水害的对策，并全权委派他来治理河害。临别之前，汉
明帝特地送了他两本宝书《山海经》、《禹贡》。
王景回家以后，日夜研读这两部著作，终于有所收获，他还将理论付之
于实践，花了一年功夫，指挥几十万民工完成了治河工程，荥阳到千乘（今
山东利津）海口千里的堤防得到加固，汴渠疏流通航，黄河畅流入海，为后
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大家可不要小瞧了这《山海经》和《禹贡》呀！
《山海经》的问世，也可以说是颇不容易。大约在四千年前，有一位先
人对于长期积累的关于山丘河泽、森林植被、岩石矿物等方面的知识作了系
统的加工整理，以后又有好事者根据此画成象形会意图画，翻铸到作为统治
阶级权力象征的九个大鼎上，作为九鼎花纹。
后来，九鼎上面的图画被人模仿并且复制下来，并根据图片翻译成说明
性的文字。到后来，九鼎在频繁的战乱中失踪了，图幅也几乎完全丢失了，
只剩下了说明性的文字，被辑录成书，这就成了流传千古的《山海经》。
其中首先成书的是《五藏山经》，也就是《山经》，那也是春秋末年战
国初期的事了。
《禹贡》也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问世要比《山海经》晚得多了。《禹
贡》所记述的是西周以前的情况，《山海经》，特别是《山经》，从年代上
来说，要久远得多了。
《山海经》全书包括《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
经》四个部分。而《山海经》是我们的祖先对于大地母亲的极其形象、极富
感情、极有个性的写照。
《山海经》把纵横交错的山脉比作大地母亲的骨架，把奔腾不息的河流
比作大地母亲的血脉，把肥沃的田野比作大地母亲的肌肤，把遍地宝藏比作
大地母亲的财富。
《山经》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山岳地理书。它以每一道山脉为单位，分
门别类地详细地描写了这些山脉的位置、高度、陡峭程度、形状、面积。
《禹贡》则依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的各自特点，自南而北
归结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包括的主要山岳的名称。
无论是《山经》，还是《禹贡》，在讲到河流的时候，往往都具体到河
流的流向，流量的变化，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河口以及地下水等现象。



《山经》对河流的来龙去脉，河流河口，河流的分水岭，以及季节，也
就是春、夏、秋、冬对河流的影响等，都记录得非常详细。
《禹贡》则是一部最早的土壤地理书。它根据土壤的质地，把土壤分成
壤、坟、埴、垆和涂泥等几种；根据土地的颜色，又把土壤分成白、赤、黑、
青、黄等几类；以田之上下，概略地表示土壤肥力的高低，以赋之上下，反
映当时土地利用的情况。
《禹贡》全书只有 1200 字左右，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
服”四部分组成。
这种分区很富有地理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
各州还就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运输路线等特点进行
了很好的区域对比，是早期区域地理的杰出著作。
“导山”部分，专列山岳，并归纳成几条自西向东的脉络。
“导水”部分，专写河流，共分成 9条水系。文字虽然不多，却是我国
地理学专就山岳和水系进行研究的开始，而且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的。
“五服”部分，反映了作者在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把广大地区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研究。
再朝前追溯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更早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就已绽
开美丽的地理花朵了，这是我们后人所足以引为自豪的。
在商代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就已经非常注意观测天象了。甲骨辞中就有
不少关于日、月食的记录，特别重要的是出现了关于新星的观测记录。
对于天气情况也非常重视，卜辞中就有关于各种天气现象的记述。
古老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的。而农业收成的好坏与天气的
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本世纪以来，从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有不少
关于卜问天气的记录。
尽管我们所得到的甲骨文并不十分完整，但多多少少也可以看出来一
点：由于天气情况与农业生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殷人非常注意天气
的变化，从而在卜骨上留下了不少有关天气现象的宝贵记载。
当时，已经有逐日记载天气的需要，特别是在农业生产的重要阶段。
如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中有公元前 1217 年（殷文丁 6年）从 3月 20 日到
29 日连续 10 天的天气记录。已经认识的天气情况有：晴、阴、云、雨、雪、
风、霾等多种，而且对于风和雨已有强度和方向不同的认识。如有“大雨”、
“小雨”、“大风”、“小风”、“大风自北”等的记载。
由于认识到旱涝问题的严重性，我国早在春秋以前就开始兴建筑堤、修
坝与开渠为主的改造自然的水利工程。
西周时召公曾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既然以防川来作比喻，可
见堤防的修筑在当时已经是很普遍的了。
那时，黄河边上还有一处地方取名为“堤上”。至于灌溉工程，见于史
书的也不少，如春秋时，楚国就曾经在孙叔敖的领导下引期思水“灌雩楼之
野”，战国时秦国的蜀守李冰主持修筑了都江堰等。
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表明已经掌握了当地的水文和地势起伏的特点以
及测量地形高低的方法。
古代的时候，为了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就要利用物候知识。所谓的物候
知识，就是关于动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与季节变化关系的认识。



《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物候的专著。它成书的年代虽然
在奴隶社会后期，但其中的某些认识很可能是夏代流传下来的。它主要记载
了当时各月的物候和农事活动，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历，是一部十分珍
贵的科学遗产。
地图是表达地理知识的一种手段。它具有既简明又形象的特点，因此在
某些方面的实用价值，有时大大超过了文字记载的作用。在人们用符号或图
形按一定的比例和方位关系表示地表的面貌时，就成为地图了。
从古书中有关地图的记载，可以知道地图的绘制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
方面的需要。
《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在洛阳选建城址时，绘有地图献给成王。
《周礼》记载有掌管各种地图的职官，不少专用地图的名称以及某些地
图的内容等。如从“大司图”所掌管的“天下土地之图”上，可以得知“九
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即九州地区范围的大小，可以辨认“山林、川泽、丘
陵”等的分布情况。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地图的绘制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了。那时已经能够
按比例缩尺绘制地图（如从图上可知“道里之远近”等），已能表示山、川、
陵、谷、平原、沼泽以及林木、苇草、城邑的所在。
测量的工具，至少使用了准、绳、规、矩。至于测量的方法，可能使用
了类似平板测量的方法。这些已为我国传统地图的绘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古代史书中，还包括有不少地理方面的知识。
例如《周易》是起源于殷周之际的一部关于事物变化原理的著作，其中
的谦卦象辞说：“地道变盈而流谦。”唐代孔颖达对此的解释是：“丘陵川
谷之属，高者渐下，下者益高，是改变盈者，流布谦者也。”显然这是对流
水的侵蚀和沉积作用的概括。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小雅·十月之交》一篇在讽
刺周幽王时，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形会发生剧烈变化的论述，产
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晋书·杜预传》中也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说西晋的一位大将杜
预为让后人知道他的功绩，专门刻两块歌颂自己的石碑，“一沉万山之下，
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说明我国关于地形不是不变的
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了。
而天命论和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我国天命论的形成，大约在殷商时候。那时人们对于自然灾害仍然找不
到合理的解释，因而把它的原因归结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的作用。
殷墟卜辞中有“帝其令雨”，“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
其足年”，就是问上帝下雨、刮风的情况以及这一年的雨量能不能使农业有
好的收成。
这就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晴雨变化和年成好坏都是上帝的旨意，只
能听天由命，人类是无力改变这一切的。这就阻碍了人们从自然环境本身去
探讨降雨、刮风和降多少雨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等问题。
西周灭殷之后，进一步用天命论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孔丘的学说中，
也有天命论观点，他说君子要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如果“获
罪于天”，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天命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了地理学



的发展。
商周之际，正当天命论盛行的时候，人们也已经开始探讨万物生长和发
展变化的原因。
如《周易》的作者是尊天的，但他认为自然界也与人一样，是由阴阳产
生的，而自然现象也是在阴阳两种对立的力量的作用之下发生变化的。
西周史官伯阳父在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强烈的地震后，即用阴阳二
气失去平稳的学说解释地震，他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丞，于是
有地震。”
《尚书·洪范》的作者同样是在承认世界万物和社会秩序都是上帝所安
排的前提下，提出了“五行”的学说。
五行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最基本的物
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五行观念对于古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也同样
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们不能不谈谈《管子》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了，这部托名春秋前
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的论文集子，对中国地理学及世界地理学的贡献都是
非常独特而又巨大的。
对我国土壤进行科学的划分，现存最早的记载，就是《管子》这部著作。
《管子》的《地员》篇，就是按土壤颜色，把华北地区的土壤分成了悉
土、赤垆、黄圹、赤埴和黑埴五类，进而又对这几类土壤作了深入的分析。
这部著作既注意到了土壤分布所处的地形条件，又考虑到土壤同地下水
深浅的关系，还很重视土壤母质对土壤肥力的影响，以及因高度而变化的气
候、植物对土壤的制约作用。
这种分析，是从土壤和地势、地下水、植物、矿物岩石等自然因素之间
相互影响的角度来进行的。
例如，对赤垆这种土壤，它认为其特性是“历疆肥”齐备。“历”是指
土质疏松，通气透水性好；“疆”是指粘性而刚强；“肥”是指养分丰富。
一种土壤能“历疆肥”齐备，当然是适宜于种植五谷的肥沃土壤了。
《管子》还指出“虫豸穴处”的土壤，也就是藏有蚯蚓等较多生物的土
壤，疏松多孔，也较肥沃；“如米以葆泽，不离不坼”的土壤，细土之间掺
有沙粒，粒状结构较好，能够保蓄水分；而“甚咸以苦，其物为下”的“桀
土”，卤质很重，土质贫瘠，生产性差，是各类土壤中质地最为劣下的一种。
在西方，对于土壤的结构，如土粒的排列与组合，土壤的酸碱度，土壤
生物与土壤肥力的关系等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还是直到近代才出现的。
在地图的应用方面，《管子·地图》也有明确的论述。它指出，作为一
名军事指挥者，必先“审知地图”，因为从地图上可以了解“名山、通谷、
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获，道里之远近，城廓之
大小”。
《管子·地员》对于土壤的分类还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
《管子·地员》篇还是极为可贵的生态植物学论文。
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优美的华北平原上的自然景观图画：在湖沼滩头，
从水面到陆地，有好几种植物生长发育在不同的地段：水里最深的地方，长
满了荷叶、各色各样的荷花有袅娜地打着朵的，有羞涩地开放着的；稍浅的
地方，长着一种水生植物，再浅些是莞和蒲；最浅的地方则丛生着芦苇；到
了岸上，由低到高，分别生长着灌、嵝、莽、萧、薛、蓷、和茅等几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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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植物，随着水面深浅、地表坡度、土层厚薄、土壤肥瘠和地下水位
高低的变化，按次递交，有条有理，构成了很有规律的系列，这就是《地员》
篇所说的“草土之道，各有毂造”。
《管子·地员》篇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壮观的山地植物垂直分布画面。
在海拔 2000～3000 米的高山上，生长着由红色树皮的落叶松组成的森
林；稍低一些的 1500～2000 米高的山地，丛生着像灌木那样的山柳，或者分
布着一种由山杨组成的森林；1500 米以下，生长的是阔叶林木——榆楸；从
山麓降至山下，则分布着近似于刺榆的一种林木——枢榆。
《管子·地员》篇为我们所勾画的是植物生态与环境关系的生动图画。
《管子·度地》篇对河曲现象也有一段精彩的议论，其中有一段是这样
写的：“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
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
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形则伤人。”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天然河道的水流，流到变曲的地方，会产生回水；
回水滞留积聚，水势高涨，遇低平河床，就平缓地向前流过去，而一旦碰到
比较大的坡度的河床，水流就湍急激荡；流经弯曲的河道时或者冲决，或是
形成激荡翻腾的水流，激荡就水流偏转，就打漩；漩转之中有些地方水流减
缓，产生泥沙沉积，造成河道堵塞，水流就要另找出路，冲决河道而泛滥成
灾。
从以上这段议论我们可以明白这一个道理，这就是当时已认识到天然河
道流经弯道时会产生回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环流，这就抓住了产生河曲的
主要原因，其次，当时的人们也考虑到了河流流路中河床坡度变化对于流速
的影响，以及因流速、流向变化所造成的泥沙沉积；注意到了泥沙沉积会引
起河道淤塞。最后，当时的人们还注意到了河曲的天然截直作用。
非常明显的是，《度地》对于河曲的发育、演变的分析，不是停留在现
象的认识上，而是进入了成因的探索，体现了综合研究的思想。
古老中国的地理花朵的绽放，还表现在它同天文、数学、农学和水利工
程等学科的密切关系上。
由于天文学在历法方面取得的成就和有关天体学说的发展，使气候知识
和对地球形状的认识不断提高。
当时划分春、夏、秋、冬四季的方法，根据《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
南子·天文训》的记载，可以看出是都采用了天文标准。
《吕氏春秋》将四季分为“孟”、“仲”、“季”三段，全年共分十二
段，实际上就是阳历月。
《淮南子》则用初昏斗柄指向，决定四季。为了更便于安排生产，由二
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和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发展为二十四节气，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有反映。
把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应用到测量之中，是我国地图测
绘的数理基础的一部分。
在我国早期的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勾股章》中，有一些测量问题
的解法，都是用相似勾股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
我国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有关生物和土壤的地
理分布特点以及生物环境条件的关系，土壤与其他自然条件的关系等方面的
认识，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在现存最早的农学论著如《吕氏春秋》中的“辨土”、“任地”、“上
农”、“审时”等都有生物地理和土壤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例如，《吕氏春
秋》中的“辨土”和“任地”篇中都讲到植物生长与光照和通风的关系以及
不同性质的土壤的合理利用和改良等。
起防洪、防海潮、灌溉和航运作用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在促进生产发展
的同时，也反映了水文和地形知识的发展。
例如，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四川灌县修都江堰水利工程时，制有石人
竖立江水中，以观察水位的变化。修整都江堰的“深淘滩”原则，也丰富了
对泥沙沉积和河床过水断面与流量关系的认识。
自春秋战国以至秦汉，兴修的水利工程很多，著名的除都江堰外，还有
芍陂、黄河大堤、郑国渠、龙首渠、灵渠等等，从而积累了不少有关流水地
形的知识。
中华民族在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
而人类的历史，是东西方文明共同的结晶，是东方文化和西洋文化结合
交融的产物，正当古老的东方民族在运用其美丽奇特的想象编织这个世界的
时候，古希腊的人们也在运用他们独特的语言，为我们创造着另外一种神奇
的历史。
首先，我们从那些自然民族和那些半开化民族谈起。
毫无疑问，这些民族的地理视野，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狭隘，也是非常有
限的。当然，随着我们对这些民族研究的深入，与了解的加深，我们了解了
越来越多的有关民族迁移方面的情况，但是因为这些民族很少有文学，这些
情况绝大多数都是在口头上流传的，关于古代民族的住地，我们现在得到的，
往往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
固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这些民族的远古时代，已经经常有许多
的物品从很远甚至更远的地方，经过商业活动带来了，但是，这种物品的互
相交换，很显然，已经经过很多道手，所以，它对于地理知识的扩大作用很
小。
只有一些极其个别的海上民族由于航海的需要，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凭
借星体的指引去从事长途航行的工作，他们也因此能够绘制一些简单低级的
地图。
所有这些自然民族和半开化的民族，对于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的观
察，都只是停留在一些地区和地点的个别事实上面，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着眼
到宏观的整体的特征，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观察根本不能算是地理学
的考察。
甚至，这种观察也还不能算是科学的，而是神话的，因为它把自然界所
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当作是超自然的神灵鬼怪的活动。然而，它取得的关于
动物、植物、岩石还有风和水流的某些知识，都逐渐变成了科学的内容。
下面，我们再谈谈古代文明民族。
很显然，古代文明民族的地理知识，比起上面所说的自然民族和半开化
民族，要高明得多了。
而这种文化的一个主要事实，是民族领域和国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这
有连带关系的是交通线的经常不断地扩展，带来了关于国内遥远地方以及相
邻国家的知识。
古代文明民族绝大多数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所以，一些最重要的知



识都得以保存下来。
因大家在一起聚居生活，彼此之间有了一定的经济活动，还有税收等其
他方面的需要，在这些绝大多数为沿河平原地带的国家里，测量土地、观察
星宿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一些事情，测地术和天文学便随之成长起来，对大自
然的观察，也就更为广泛深入了。
这种知识的进步，在各个古代文明国家里，比如，在小亚细亚和在埃及
的东方，在印度，在中国，以及在古代美洲的文明国家里，尽管程度不同，
却都有着类似的成就。
埃及和巴比伦，是东方的古代文化的象征，两者都是内陆国家，所以这
两个国家的眼界主要都是在陆地上扩展，只是到了后来，受其他民族的影响，
才增加了海洋和海外其他国家的知识。
它们的眼光所能够达到的范围，大体上包括我们称之为小亚细亚的一些
国家和尼罗河流域，人们开始研究天文学、测地术和历史的纪年学，但是他
们只是着眼在一些实际的事实方面，而很少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的。
古代以色列人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观点都不是独立的。
在他们看来，地球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圆圆的大盘子，天笼罩在它的上面。
东方在前，西方在后，南方在右，北方在左。神山则位于左边的北方。
《圣经》是大的形成于公元前 5世纪的一个东西，它是基督教的经典著
作，它对于中世纪乃至后来的科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第一篇就是《创
世纪》。
《创世纪》里为我们列出了一个民族表，它对于古代伊朗高原，古代底
格里斯河下游，以及由黑海直到埃及并且到沙漠等地的国家和民族，都提供
了大概的说明。当然，从今天看来，这个说明多多少少有些不当的地方。
东方的海上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地理视野最为广阔。
腓尼基这个国家，夹在高山和大海之间，并不是十分富饶，各种资源也
不丰富，而且国家面积也不大，容易招致人满之患，所以迫使这个国家的人
民大量外流。
当腓尼基人获得了大量的海面以后，他们便开始不断努力去从事他们力
所能及的商业活动，沿着适宜的地方建立了大量的海外商站和定居点。
沿着古老而又富庶的非洲北岸，他们一直朝前航行，到达了直不罗陀海
峡，以及海峡那边的大西洋。大约在公元前 1100 年，他们到达了肥沃的瓜达
尔基维尔河三角湖上的塔尔索斯，他们把铜、锡都运到了这里。
这样看来，腓尼基人的地理视野已经沿着欧洲西岸到达了相当远的地
方，他们由易北河口把琥珀经陆路运回到自己的国家。
《圣经》的故事中，到欧菲尔去的航行是非常著名的。犹太王扎洛莫的
臣仆曾参加过这次航行，这恐怕是像 16、17 世纪的海盗航行一样的，是一个
大海盗船队。
至于欧菲尔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人们也只是听说过这么一个地方，而且
据说这个地方很富有，也很好客，所以他们到各个地方去寻找。有些人认为
在阿拉伯，有些人认为在锡兰，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在非洲东岸。
希罗多德也曾经说过，腓尼基船夫绕非洲的一次航行是在公元前 600 年
埃及王尼科治下组织的，不过，这次航行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过，现在已很
难证实了。
而迦太基人则继承了腓尼基人的知识，并进一步发展了它，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他们获得了一些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可靠知识。
迦太基的海军大将汉诺就曾经作过一次冒险，他进入大西洋以后，便顺
着非洲海岸向南方前进。他所抵达的地方究竟有多远，现在也无从知道了。
他看到岸边燃烧着冲天大火，而这种大火，现在看来，多半是火山爆发，也
有可能是热带大草原烧起来的火，这样汉诺大约到达了北纬 7度的塞拉利昂
海岸。
被后人称为英雄时代的希腊初期的地理观点得以流传到现在，是通过传
说和诗歌，尤其是荷马的两部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
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早期希腊历史中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这两部辉煌的史诗写成于公元前第 8至第 7世纪，但是其中所提及的事件大
约发生在公元前 12 世纪，这主要是因为，这两部史诗是根据民间口传故事加
工而成的。
《伊里亚特》中所描写的事件发生于所谓的特洛伊战争的时期，这次战
争是亚细亚的城邦为抵抗小亚细亚的城市特洛伊而进行的。
《奥德赛》描写的是一位传奇的希腊国王奥德赛的漫游，他是在特洛伊
长征之后返回自己祖国的。
根据《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所描写的情节加以整理，我们便可得出
一幅关于古代希腊的社会结构、经济和法律的图景。
荷马的地理概念非常明显地反映在这两部史诗里，当然，从现在的眼光
来看，他在地理方面的知识，是模糊的和半神话的。
荷马所熟悉的世界只是局限于紧靠着爱琴海的一些地方，至于离爱琴海
较远的地方，他还能知道一点点，而再远的地方，比方说地中海和黑海的西
半部，他就一点都搞不清楚，而只是陷入幻想之境，或者是根本不知道。
《伊里亚特》中所描写的事件发生于比较狭窄的领域里，表现了荷马地
理知识中的真实部分；而《奥德赛》中所描写的主人公的远游，却使我们得
到当时关于遥远的和不大知道的一些地方的某些概念。
荷马了解小亚细亚的沿岸地带，而且了解得非常清楚，他谈到了有矮人
族居住在埃塞俄比亚人的那边。但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他却无从知道
也无力描述。
按照这位诗人的想法，在北方有不知道任何武器和枪炮的米希亚人的土
地；有不懂耕作和使用火，并且不会做饭的饮马奶人的土地。
荷马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中，只说出了东方和西方，即所谓的白昼之方
和黑夜之方，辨别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就奠定了希腊人的热力气象学。
在荷马的感觉中，与东方比较接近的地方就较接近太阳，所以是炎热的；
而与西方较接近的地方则恰恰相反。换言之，整个的南方被列入了东方，整
个北方则被列入远离太阳的西方。
荷马所想象的大地的形状是一个类似盾形的凸面圆盘，环绕着大陆四围
的是一条大洋。他所了解的海是与大洋有区别的某种东西，有可能是内部的
地中海。
它的中央是一个传说中的俄基基亚岛，这个岛则是山林水泽女神卡利普
索居住的地方。铜的穹苍笼罩大地的上空。太阳就是沿着这穹苍运行的，每
天从大洋河的水中升起于东方，沉没于西方的河水之中。
在滚滚的大洋河上是与地圈位于同一平面上的地狱，而在地狱之下又延
伸着一道又深又长的地狱，这两层地狱间的距离同天地间的距离一样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死者的灵魂仿佛像缥缈的、失去理智的怪影一样栖息于地狱之中。失败
的泰坦诸神则住在下面一层地狱里，这是宙斯因他们的反抗而把他们囚禁在
这里的。大地被空气包围着，诸神所居住的山峰有纯洁的、芬芳的大气。
诸神掌管着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宙斯被称为“云神”和“雷神”，他发
射雷电，任意决定风向；伊俄拉斯则是司风之神；波赛东则掌管着地震，他
的绰号就叫做“摇撼大地者”。
由上可见，这个时代的自然观都是神话式的。仍然像自然民族一样，认
为自然界的所有变化都是诸神的行为：有一个神推动地球绕着太阳转、神造
风等等。
大约在公元前 8世纪中期，我们人类便由史前时代进入有史时代。对于
地理学有着重要意义的，是希腊的航行，主要是商业航行，以及殖民的开始。
希腊的殖民主要起于小亚细亚沿岸诸城市，尤其是希腊本土。科学的产
生就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事情，这对于地理学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
基于城市事业和贸易，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这些事才是可能的。
在这个时期，东方文化的影响十分重要。但是，东方的本土只有一些实
际的知识，还没有系统的真正理论的科学，科学的玄思则产生于其后的希腊
精神。
这时散文代替了前面所说过的史诗，对自然的解释代替了宗教式的诗
篇，这些诗把自然变化视为诸神怪的行为，显而易见，这种对自然的说明，
不免笼罩在粗陋的形而上学的玄想形式之中。
在古希腊，还有一些别的人物，他们在从事着另外一种形式的地理学工
作，这就是所谓的说书家。
他们记述在外国的所见所闻，把对于异国他乡的描写，对于别的民族的
风土人情的记载，和历史杂乱无章的穿插，融合起来，他们很少去追问其中
的原因，也很少去关心各个事实和整个地球的关系。
在这些说书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接近于地理学家的，便是米利都的
海卡泰，他在云游天下，经过多次长途旅行以后，写了一部《大地环游记》，
这部著作很长时间内依旧保留着地理记述的标题。
两个很少融合的流派的并存，是整个上古时代的特色。人们大致把它们
区分为数理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
前一个并非现代的抽象意义的地理学，而是试图理解整个大地的形象，
并从物理方面解释大地和它的各种现象。
而历史地理学的含义只是相应于更广泛的古代哲学以及近代哲学多次采
用的词义，一般来说，它是经验知识，而不是近代作为一种发展意义的历史，
它并非历史的地理学，而是地方志的民族志，和历史混杂在一起。
大约在这个时代的末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大希腊研究思想，进行教学，
并且相信大地是球体，此外一般人对于大地的理解，则仍然停留在朴素的简
单的感官直接感知的看法上。
大多数人认为，大地是一个平的或者微有弯曲的圆形板，或者是一个有
相当厚度的圆柱形台子，也有人认为它浮在水上，天穹悬于其上，日、月、
星沿着轨道运转于天空中，这些轨道全都倾斜于大地的台子。
于是人们设法说明昼长和借助于日晷测定的太阳光线入射角的变化。人
们根据对星宿的观察，特别是根据对极星周围许多恒星的观察，把天空划分
成五带，又把这五带移转到地面上。按照平分的昼夜和最长最短的白昼的日



出和日落来规定方位，又按照方位规定各地相互间的位置；用一日的旅程，
来记述地点间的距离。
大约在公元前 640 年左右，有一个叫阿那克西曼德的人，绘制了世界上
第一幅地球图，而且似乎还写了关于描述地球的文章。遗憾的是我们的了解
并不是十分详细。
这个圆形的大地台子并不过分大于那些有人烟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已有
人居住的地面，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即已知地面；围绕这个空间，环流着最古
的希腊的神族。按希腊古时候的解释，最古的希腊的神族是围绕全世界的一
条伟大的水流。
而关于大西洋的，也许还有关于印度洋的仍然十分不可靠的消息，导致
了这种假定。
但是，有人烟的地区自身，却是由从向东延伸的地中海和再向东伸延的
黑海划分为两个大陆，北部是欧洲，南部是亚洲。
两个大陆的区划，除了适应北或南的位置外，也表现着气候的关系，欧
洲是较冷的大陆，亚洲是较热的大陆。这毫无疑问，是地带学的萌芽，它在
以后的历史时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古时代，希腊的民族区域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单位，但是由于语言和宗
教的相同，它却是一个文化单位。
在这个时期，地理学逐渐摆脱了那种僵化的地球观念，而注重努力积累
一点具体的感性知识。杰出的人物都去从事长途旅行，为的是要明了外地国
家和外地的民族。
大地是球形这种认识也属于这个时期的事。大约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由
美学的玄想中最先提出来这种见解。直到它得到感官的证据支持的时候，才
渐渐取得地位。
自然，当时的学者也企图知道地球的大小，好像也有人谈到过大地环绕
中心火团而运动，但大多数人的看法仍然是静居于宇宙的中心。
太阳和群星的恍惚的轨道，这时有了比较精密的考察，被认为和大地的
球形有关系。这一点，便成了后来的数理的气候带学说的理论根据。
而数理的气候带学说和关于人类分布的极端见解相结合：只有两半球的
中央地带是可以住人的，其中有一个内部的炎热地带，另一边，环绕着两极
的是两个冰冷的地带。
球形的地代替了平面的地，也引起了大地观念的一次彻底变化。
这时，人们没有必要扩展大地的圆盘以远远超过有人烟的地区，而认为
有人烟的地区只包括地球的一小部分，更大的空余地面则可留待假说玄想去
进一步填充。
两种大地观互相对立，各不相让。
一派的主流先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后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接受了前人
关于最古的希腊神族的说法，因而被称为海洋派。
在这一派的观点里，海占优势，并构成两条宽广的带子围绕着大地，一
条呈东西状的在赤道附近，一条成南北向。
因此，形成了四个大陆岛，与有人烟地区纬度相同处是相邻居民的地区，
在南半球与有人烟地区相对的，是对面居民的地区。
另一个学派是大陆学派，赞成的有亚里士多德，这一派认为陆地占绝对
优势。只有一个比较狭窄的海洋大西洋，它在北半球把这块陆地给分开了，



因而有人烟地区的西岸和东岸彼此相距并不十分远。
从利比亚向南伸展，还要越过非常炎热的赤道带，阿拉伯海是一个内海，
陆地环绕着它的四周，因而亚历山大大帝得以把印度河当作尼罗河的上游。
有不少希腊的旅行家们这时访问了埃及。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尼罗河
来自遥远的西方。埃及以西是可靠知识所伸展到的区域，也是埃及远征军进
展到的地区，就其一般轮廓看直到直不罗陀海峡。
当时已经知道沙漠和沙漠中的绿洲。希罗多德就曾讲过五个青年的旅
行，他们从靠着大锡尔特湾海岸的纳萨蒙民族那里向西走，穿过广袤的大沙
漠，直到一个土壤肥沃的地方和一条向东流的河边，估计，他们可能到了苏
丹。
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学之父，依据同一道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地理之
父。
希罗多德曾到处游历过。他环行过小亚细亚的全部沿岸国家，走遍了希
腊的大多数城市，访问过爱琴海的许多岛屿，等等。
根据希罗多德的想象，地球是一个椭圆的平面，拱形的苍穹倚寄于其中。
在夏季，太阳每天在其上运行时，正好通过苍穹的中央；而在冬季，它在寒
冷的影响下，就离开这条轨道而偏向南行走。
希罗多德对居住于前苏联南部的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作了非常
有趣的描述，他把西徐亚想象成一个四边形。
希罗多德对西徐亚所作的地理学和人种志学的描述是由西而东的，他由
多瑙河和它的支流开始，列出了那里的河流和居住于两岸的各族。对东部和
东北部地方描述更为详尽。
按照希罗多德的意见，西徐亚的全境几乎是没有森林的，那里完全没有
树木，无论是野生树木或栽培的树木，地方平坦，拥有肥沃的土壤和茂盛的
牧场。
这些地方的气候比希腊寒冷，因为冬季的严寒持续将近达到 8 个月之
久，这儿到处都会结冰，居住在那里的西徐亚人在冰上行军，并可乘车向对
岸迁移。
希罗多德把西徐亚人的王国分成三个部分：农业的西徐亚人、游牧的西
徐亚人和王国的西徐亚人。
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沿着里海西岸有高加索伸延着，它在一切山脉中是
最高的和最开阔的，有很多不同的部落居住在那里。
希罗多德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多岩的与不平坦的土地绵亘在奥阿尔河流
域的那边，而在这些土地那边是难攀的高山耸立着。
我们在这里又得到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不平坦的和多岩的土地，就是
指山地，他还说，这里有独眼的阿里马斯普人居住着，还有格里弗人所看守
的许多黄金，看来就是对乌拉尔山的矿产资源和那些当时的采金者必须克服
的不可思议的困难和危险，所作的故事性的反映。
这时期真正的动植物地理学的考察，我们几乎还没有看到，但是，亚里
士多德却大大推进了植物和动物的知识，因而替后来的动植物地理学的考察
打下了基础。
人类的地理学则有较大的进步。针对整体的理论的地学还包含关于热带
和极带不能居住的错误说法，但是关于有人烟的地区的人类却积累了无数宝
贵的观察，希腊人的玄想精神把这类观察构成为理论，一直影响到现代。



这类理论又来自两个方面：
医学地理学的创始人是大医师希波克拉底，他也曾经周游过不少国家。
他的书上关于空气、水和地点的考察，可以说明地区自然情况，特别是气候
和季节变化对于人类肉体和心灵的影响。
他还倡议医师们任凭命运驱使到哪里，就应该把哪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
条件加以研究。他的关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作用的概念则是很幼稚的。
他写道：“人们（居住在酷热气候里）比较北方人活泼些和健壮些，他
们的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同时，热带所有的物产比寒冷
的地方要好一些⋯⋯”
他还指出：“在这样温度里居住的人们，他们的心灵没有受过生气蓬勃
的刺激，身体也没有遭受急剧的变化，自然而然地使人更为野蛮，性格更为
激烈和不易驯服。因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迅速转变能焕发人们的精
神，把他们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拯救出来。”
从原则上看来，希波克拉底在认识上为人类开拓了一条重要的途径，不
光是亚里士多德，上古末期的一些研究者，而且有近代的人物，如孟德斯鸠
等，也都继承和发扬了他的这种观点。
人类地理学的另一种考察方法，见于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埃福罗斯和政
治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
他们也十分重视气候的影响，有时甚至还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影响，但是，
除此以外，他们也强调地区的水平和垂直构造及土质肥瘠对于生活方式和政
治情况发生的影响。
比如，柏拉图在其对话《泰密阿斯》篇里，就引用了一个有趣的传说，
谈到大西洋里有一个已经沉没了的、巨大的、无人居住的西方乐土。由于这
块乐土的传说，产生了极多的作品。
有些人在大西洋中寻觅这个岛而毫无结果，另一些人则寻觅于地中海的
西部；有些人以为它占据着西西里到塞浦路斯之间的地区；另一些人则说它
杂陈于地中海的东部。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东方的中国，还是西域的希腊，这
个时候，也就是人类的远古时期，地学已经开始萌芽。
当时，历史学趋重于经验方面，包括地志和民族志，尤其是关于埃及地
区的，都收在历史的叙述中了。
但是，对于理解地理学的体系特别重要的，是地球物理学另外独立这个
事实。这就是亚里斯多德的《气象学》，这部书不光是现代意义的气象学，
即关于空气的学说，而且还研究到固态和液态地表，并且不是把种种现象地
理地排列起来，而是按照体系排列起来。
地球物理学在整个上古时代都保持着这个特殊地位。
而我国地学发展的历史，如果以半坡遗址为起点，至少也有六千年的历
史了。半坡人当时能够在半坡遗址居住下来，劳动、生息、开创他们的事业，
繁衍他们的后代，就足以说明他们对居住环境是有选择的，而这种选择又是
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细心观察、认真分析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也就是说，
建立在古老中国所绽放的绚美的地理花朵之上的。
古来万事东流水，滔滔历史向前进。但不知后世的人们又是如何继承、
发扬、光大了这些古老文明的花朵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亚历山大  征战世界拓展地理空间
        司马子长  壮游神州记述经济差别

亚历山大挥舞战争的利剑，东征西战，却无意间拓展了

地理空间，人类不再是井底之蛙。普通地理学的体系初具雏

形。司马迁足迹遍及东方中国，并完成了千古绝唱《史记》，

对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上一回我们说到了人类的先民，是如何根据自己的想象，以及一些粗浅
的感性知识，来认识我们这个地球的。
而说着说着，时光便流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时代。
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的这个年代，地理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便是空间知识
大大扩展了。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 334 年开始远征，引导他的军队穿过小亚细亚、叙利
亚到埃及，并进入西瓦绿洲，然后又由叙利亚到巴比伦，进入波斯高原，到
达里海边，又向南进入锡斯坦地区，越过印度河，直到印度河口。
到这又分为两队回国，他自己穿过炎热的马克兰沙漠，用喜马拉雅山的
木材造成的舰队，则沿海岸从水道走。
这次亚历山大的远征，在扩大地理概念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为了考察从印度到波斯间的海路，亚历山大的一位手下大将曾奉命探查
了印度洋沿岸，其后又作了环绕阿拉伯半岛的航行。后来，亚历山大又去探
查里海，以期解决里海与其他海洋的连结问题。
与此同时，在亚历山大时代已经就各地间的距离和行军路线等等以官方
文件的方式奠定了统计的基础，这项统计不管在军事上、科学上或是贸易上
都一样有用处。
在亚历山大远征中随行的人员很完备，包括了各门知识的学者：自然科
学家、测量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等。
测量学家测量了亚历山大军队所走过的路程，并用日晷仪不太正确地观
测了地理上的纬度。这一切为后来地理学者在制作地图的工作上打下了更为
牢固的基础。
亚历山大每征服一个地方，便组织一个探险队来熟悉当地边区的情况。
当时希腊人的世界，因为这位著名的希腊人竟扩大了将近三倍：人们所知道
的不光有波斯和印度，还有中亚细亚各国，和直到伏尔加河为止的西徐亚人
的地方，以及欧洲中部的各国。
亚历山大曾讲到他本人的降生就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埃及的一位国
王，也是一位魔法家，因亚梦神附在身上而潜入了亚历山大母亲的住处，这
样，亚历山大似乎就是亚梦神的儿子和埃及法老的后代了。
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因此也就好像是向征服埃及的波斯人复仇似的。
亚历山大远征的记载有着许多冒险故事的性质：亚历山大曾经到过大人
国、小人国、食人国、丑人国，到过有着异乎寻常的动植物的奇异的地方，
还游历过许多极乐的国家等等。其中很多地方说到了印度的奇迹和它的“赤
裸裸的圣者”婆罗门。
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在附近的区域内也曾再度征战，但是，关于征
战的情形却很少流传下来。



这时有两位使节的旅行大大增加了后人的地理知识。麦加斯悌尼大约于
公元前 290 年，作为国王的使者前往后来的印度孔雀王朝的祖居地，这个国
家的首都濒临恒河岸，那里是印度文化的中心。
这是希腊人由他的报告所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热带地方和第一个文化完
全两样的地方。
另一次出使旅行，则到达了帕米尔高原脚下的地方。
人们的地理知识也由埃及扩大了。红海里也开辟了航路，它一边伸展到
瓜达富伊角，另一边伸展到阿拉伯南部民族的国土，即今日的也门。由这里
取得印度的产物，这些产物长期以来都由海路运来，但是，在这条路上好像
也没有特别增加了什么。
在内陆地区，知识是沿着尼罗河上游前进的，不久就到达了现在位于青
尼罗河流域的喀土穆。关于白尼罗河发源于诸大湖的事，他们只是得到了一
些模糊不清的信息。
大约在同一时期，即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军在东南部扩大了地理知识的
时候，在有人烟地区的另一面，地理知识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像西班牙、
高卢、德国西北部、北意大利等地方，也渐渐为人所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皮塞阿斯的航行，是很重要的，他有可能是抱着经商的
目的去的，可他却是一个在科学上，尤其是在天文学上很有成就的人，人们
认为他的航行是第一次科学的发现航行。
因为他所发现的和报告的情形，都是非常的稀奇古怪，所以上古时代的
长时间内，都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大骗子，直到好久以后，他才逐渐地被世
人所承认。
他旅行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寻找锡和琥珀的产地，因为这两样东西，因为
腓尼基人的广为传扬，很久以来已经成为贸易货物了。
他也出航过直布罗陀海峡，然后转向北沿着欧洲向西海岸航行。他也曾
抵达过英格兰，他可以说是英格兰的最初发现者，他有可能到达过英格兰岛
的北端，因为其南北呈长形伸展的地理特征，他知道得怪清楚的。
在这里，他曾听说过一个远在北方、大约需 6天航程的图莱岛，这个岛
从这时候起，在人们的思想中便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有些人认为这个岛就是冰岛。也有一些人设想指的是设得兰群岛。还有
一些人以为最好假定这个记载是指挪威中部。
不久，随着知识在空间方面的扩展而来的是科学的深化。亚历山大大帝
在征战中取得了不少地区和居民的种种考察资料，并从这些资料中取得了最
大的科学成果。当然，他的这些学说未免有些琐碎和拘泥。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尤其是由于指出地球的影子在月食时永远是圆
的，大地的球形便视为可靠的事实。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对于中世纪的哲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被后人严
重地曲解了，被变成了僵死的经院哲学。
亚里士多德的地理知识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之中，但是主要的载于《气
象学》、《论宇宙》、《论万物的诞生及其毁灭》、《论动物的习性》、《论
植物》等著作中。
在他的这些著作中，包含有科学上第一个著名的、从运动特性最一般的
假设出发来建立宇宙起源的学说的尝试：地球是由较为笨重的物质组成的，
它不能运动，而应固定于宇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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